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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建军也是河北人，他提议去吃驴

肉火烧，我顿时喜出望外，真没想到，

在青海竟能吃到家乡的土俗。但是，

转念又一想，现下人口流动，各地都是

五风杂处，河北人来青海开个店，也属

该当。

这一家驴肉火烧是个小店，在西

关大街的延伸段，远离市中心，稍显冷

清，铺面也简陋，来客不多。店家是两

口子，抬眼一看，显见是河北农村的厚

道人，待客殷勤，但又不是油嘴滑舌的

那一种。菜量也很足。

我 知 道 建 军 的 心 思 。 酒 店 里 聚

餐，虽然红花热闹，水陆杂陈，其实说

不成什么话，迎来送往，也多为礼仪，

而这种小店，安安静静，少有打扰，天

佑德就着火烧夹驴肉，推心置腹，想什

么，说什么，何其痛快。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建军和我都

在西宁西郊当工人，他在西宁钢厂，我

在机床厂，同属文艺青年。20 世纪六

十年代大兴“三线建设”，许多内地的

大型国企迁到青海来，厂子都很大，动

辄上万人，但我们这些学徒工，却是在

本地招录的。建军和我，虽然不在一

个厂，但本省本市的文艺青年也是有

个圈子的，所以也就认识了，只是不联

系。

今年夏秋之间，我回青海创作《青

海情》，终于和建军见了面。林则徐虎

门禁烟，码头上见到老友关天培，顺口

说道：“十年重相顾，两鬓白如霜”，而

我和建军，“两鬓如霜”自是不消说，只

是年头儿错着劲呢——我离开青海，

已经 26年了。

“酒逢知己千杯少”，别说千杯，刚过

三巡，话就收不住了。我非常感谢这家驴

肉火烧店，因为建军在这里，为我补上了

我缺席青海26年的人生课——这些年的

人情冷暖、世态无常，以及令人唏嘘的亡

人遗事，容量着实不小。

真正的朋友，是不用言语，就看透

了你心思的人。碰了最后一杯，建军

说，趁着还没拍外景，我们还是去一趟

大堡子，去一趟民和吧。

二二
这里所说的“去一趟大堡子，去一

趟民和”，乃是我萦心已久的企望。大

堡 子 指 的 是 大 型 国 企 青 海 第 一 机 床

厂，民和指的是新民乡地湾山。

我是 18岁进的青海第一机床厂，开

始当学徒，后来因为常常给报社投稿

子，被人戏称为“工人诗人”，再后来被

抽到了厂里的宣传部，写报道、办厂报、

办专栏，并兼干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

工代干”，很卖命。当然，我最为热衷

的，还是写我的“工人诗”。记得有一

次，欢送徒工参军入伍，我写了一首《青

春似火正十八》，曾经传诵一时。实在

说，当时年少，真不知道青春是什么，人

总是这样，只有过了大好年华，才会知

道什么是青春。不过，现在想想，我后

来能够弄点儿歌词什么的，却还真是得

益于当年闹腾“工人诗”。

不过，建军陪我真的到了机床厂，

心都凉了。近万人的厂子，早已空空

落 落 ，人 迹 杳 然 。 红 砖 楼 下 ，萋 萋 荒

草，足可没膝，惟见集体宿舍的窗前，

当年细小的白杨树，已长成了合抱之

围。张艺谋说过一句很有良知的话，

他说，我要是没干上摄影这一行，也就

是 个 咸 阳 国 棉 八 厂 的 下 岗 工 人 。 我

想，名人尚且如此，我等如粒子之微，

又夫复何言也。一想到我那些当年一

起入厂的工友们，回忆起他们的名字，

一阵莫名的酸楚，涌上心来。

三三
拍完外景回来，建军和我又去了

一次驴肉店。这次拍摄，还多亏了建

军。

拍外 景 ，最 为 重 要 的 两 点 ，一 是

早起看天气，一是转场赶路程。建军

实在是称得上青海的活字典，计划中

沿 线 的 州 县 地 理 ，风 土 人 情 ，以 及 当

地 的 天 气 特 点 ，说 来 都 是 如 数 家 珍 。

青 海 湖 是 小 气 候 ，天 气 预 报 ，只 能 听

个 大 概 齐 ，虽 然 我 每 天 起 得 都 很 早 ，

但 青 海 湖 宿 营 的 那 几 天 ，每 早 起 来 ，

却 都 会 遇 到 他 刚 从 湖 边 转 回 来 。 我

离开青海年头太久，做计划有点想当

然 ，那 一 次 去 贵 德 ，要 不 是 听 从 建 军

的建议，大队人马差一点就开往坎布

拉，冤枉路打来回，长途颠簸，少说也

得一整天。

我之所以记准了这家驴肉店，因为

正是在这里，我忽然悟成了这样一句话

——“一个人假如有心债，那么，真正的

朋友，就是陪你一起还债的人。”

算完酒钱之后，建军说，“这眼看

着工作要结束，你就要走了，大堡子已

经去过了，还是再去趟民和吧，由清河

开 车 ，已 经 说 好 了 ，清 河 你 也 是 熟 悉

的。”

新民乡是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比

较 穷 苦 的 一 个 乡 ，位 于 脑 山 地 区 。

1977 年，参加省上文化系统的路线教

育工作队，我分在三岔沟大队的地湾

山，在这里住了整整一年。地湾山不

但缺乏饮水，炒洋芋加点肉丝什么的

都是过年呢。我去的那年，生产队还

没散，秋天收过洋芋，年成不错，队里

才杀了一头猪。村里人对我都很好，

房东王守祯一家，则尤为体贴，就像一

家人。脑山里早晚多寒，让我睡的位

置 是 火 炕 最 暖 的 地 方 。 所 谓 路 线 教

育，实际上没有什么实际事儿，这正好

可以整天看看书，背背古文。

那一年，要说下了点功夫，还是在

《词林纪事》和《剑南诗稿》上，倒也没

有功利目的，只是喜欢，以格律的形式

写写山村的生活，就算是日常的札记，

写得多了，辑了一本《住山八百句》，其

中一首是这样的——

朝看流云暮看烟，远是重山近是田。
驴粪煨炕当炭火，雨水储窖作天泉。
社员人人会山曲，庄廓家家种牡丹。
山外不知何人唱，声声花儿与少年。
地 湾 山 距 莲 花 台 很 是 不 近 ——

莲 花 台 是 个 慢 车 停 靠 站 。 我 回 西 宁

一 趟 ，总 在 凌 晨 1 时 ，房 东 送 我 出 了

门，看看星星的方位，带个手电，就开

拔 了 。 山 道 弯 弯 ，起 起 伏 伏 ，摸 黑 行

走 ，走 到 莲 花 台 ，天 就 亮 了 。 有 一 次

走 在 荒 山 野 岭 ，天 刚 蒙 蒙 亮 ，拐 进 一

道 山 沟 的 时 候 ，忽 见 一 株 老 杏 树 ，满

树 的 杏 花 开 得 十 分 耀 眼 ，花 团 锦 簇 ，

灿烂极了，我不由得停下脚步来。我

虽不多愁，却十分善感，眼泪，当时就

下来了。

我 和 建 军 到 了 民 和 回 族 土 族 自

治 县 新 民 乡 ，原 来 叫 公 社 ，终 于 找 到

了当年的房东王守祯，过程倒是不曲

折，全仗着现在人人有手机。王守祯

原 是 位 民 办 教 师 ，一 直 没 转 正 ，后 来

干 了 几 年 的 村 书 记 ，为 人 正 派 ，主 事

公道，加上又是穷乡僻壤，无油无水，

依旧清贫。王嫂已故，儿子尕海已经

移民。王守祯孤身一人，世事全已看

开。王守祯说，今天见到尼（你），“火

乡组猛者俩（活像做梦着呢）。”我则

指着建军向房东说，“这个梦，就是他

给圆的啊。”

会面的景况，可想而知。刘郎的

文字，周月亮先生早有定评，叫“豪放

的忧伤”，的确如此，所以，这种场面，

无需再记，记则易忧伤——我们还是

来点豪放的吧。

四四
虽然和建军相识有年，但真正和他

热络起来，还只能从 2017 年年底，锡纯

老师的去世开始算。锡纯与我是有着

数十年友情的忘年交，锡纯甫一去世，

建军就打来电话通知我，当时，来电的

号码很陌生，我还迟疑了一下。不过，

现代科技真是了不得，说它拉近了人们

的距离，千真万确，自此，我和建军的微

信往来便与日俱增，甚至发展到可以说

说很私人的话题，虽然暌违两地，仍可

用“君子交有义，不必日相从”这副楹联

注释之。

建军高大魁梧，和他晤面，你会有

一种沉稳，有一种仁厚的感觉，他的面

相，本来就让人感到人很“诚”，因为每

次对饮的时候，俩人面对面，我看得很

真切。

建军也是很小的时候来青海，自

然就算青海人。西北汉子的特点，也

许就在这里，记着你，惦着你，并不声

张，并不表白，他对你的一切牵记，都

在 暗 处 ，甚 至 更 多 的 时 候 ，你 并 不 察

觉，这就像我的另外一位好友，其实也

是我的老师辈的王怀信。我刚进台里

的时候，还在使用电影摄影机，而正是

怀信大哥，手把手地教会了我在暗房

的黑影里面装胶片。后来我知道，怀

信家里，最显眼的地方，多年以来，一

直挂着刘郎一家的合影照，直到怀信

去世之后，怀信的夫人还说，他一直惦

着你们这家人。

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来，怀信大

哥去世的消息，同样也是建军在电话

里最先向我通知的。

我是原青海电视台的老职工，但

这 次 回 青 海 ，本 想 不 惊 动 什 么 人 ，可

建 军 为 了 让 我 的 青 海 之 行 更 为 圆 满

些，便告诉了现任青海广播电视台副

台长李夫成。夫成属于青年一代，对

我 很 抬 举 ，遂 将 台 里 的 老 厅 长 、老 台

长王贵如、郑好文、栾志崇、鲁峻等人

都一一请来，大家欢宴一回。多年契

阔，老友重逢，抚今追昔，万千感慨，

让我很感动。但在开席之前，我竟不

见建军来，遂打电话催促他。谁料建

军一再推托，让我颇有不悦。电话那

边建军说：“好不容易和老领导、新领

导 会 会 面 ，

你 们 就 索 性

好 好 说 话 ，

我 就 不 来

了 。 等 改

日 ，我 们 再

去 吃 吃 驴 肉

火烧吧。”

五五
从青海回到江南之后，我找出了

1993 年在青海电视台的办公室里，我

与老台长栾志崇的一张合影照，发给

了栾台长，也发给了建军。当年，栾台

长对我很厚爱，若是没有他的呵护，我

能不能有那么多的作品很难说。犹记

得我荣获全国广电系统先进工作者的

那一次，奖状还是栾台长亲自抱着送

到我的办公室。栾台长那天好高兴，

好像获奖的不是我，而是他。

没过几时，建军又将我们的合影

发回来，照片上多了几行建军的话，虽

然朴素，却如金句一般。

人多的场合，建军的话，是尤其不多

的，这正应验了大家熟知的那句话：“沉

默是金”。或许，只有建军这样看似沉

默的人，才会说出这样意味深长的金

句。

建军的原句是——“有的人，一辈

子就是个认识；有的人，认识了，就是

一辈子。”

2021 年 12 月 5 日 晨起暖阳满
案 正合冬日怀人

附注：
我的老家是河北清苑县，清苑属

保定，可着整个儿中国，大伙儿都知
道，保定地面儿，是仗着驴肉火烧撑撑
台面的，只是小时候生长于穷乡僻壤，
赶集上庙什么的，路过驴肉摊子，肉香
径直扑面，烧饼新鲜出炉，煞是诱人，
不过，穷孩子也只能常常咽唾沫。

上文所述主人公，大姓姓李，李建
军。此外，我还有一位名叫建军的契
友，郝建军。

郝建军是保定电视台的台长，我
每次回家看老娘，总要在保定落脚。
这位建军和我是同行，交往多年，情深
义重，我不在老家的时候，他还经常开
车去我家，探望我孤守乡园的老母亲，
村里传为佳话。每次过保定，建军总
要款待我，当然少不了驴肉火烧，有一
次，建军在保定最好的驴肉火烧店，款
待我享用最好的驴肉火烧，印象深极
了。虽然说驴肉火烧是主打，但七盘八
碗，却配满一席，那些小酱菜、小米粥、小
作料什么的，精致到了极点，我真想兜
起这样的驴肉火烧来，直接奔世界遗
产申报委员会。

知道我喜欢驴肉火烧，北京的朋
友，同样是电视老手的红飞老弟，也曾
给我寄来过。收到时打开一看，肉很
细，五香的，颜色鲜亮，筋肉分明，还配
着葱丝和面饼，诚可谓家乡妙品也。

我怀念驴肉火烧，更怀念和我一
起吃过驴肉火烧的人。

新年将到，作此小文，就算是对所
有的至爱亲朋的问候吧。

2021 年就这样过去了，这是我难
忘的一年。

□刘 郎

驴 肉 火 烧
20年前，报名学车考驾照。练车

闲暇，与教练聊天。他问我：以前可

曾摸过车子？

我有点夸张地说，说起来，真还

没少摸呢！

条件不错，您父母是开车的？他

有点不太相信的样子。

哪里，哪里，他们都是农民，见过

的汽车都是有数的，可我小小年纪，

不到 8 岁，就赶过毛驴车，后来还赶

过马车、骡车呀。

哦，原来如此！哈哈哈，你也太

幽默了吧。

我说，不敢，我还真

是一个被逼出来的车把

式，有着将近 20 年的驾

龄呢。

哈 哈 哈 ，赶 着 马 车

真 潇 洒 。 说 着 ，他 轻

松 地 哼 起 歌 来 ：带 上

你 的 妹 妹 ，赶 着 那 马

车 来 ……

可是，我赶着马车、

骡车时何曾有过这种潇

洒与浪漫？想都没有想

过。

就 这 样 ，我 一 边 学

驾 驶 技 术 ，一 边 跟 教 练

和同学讲起了自己赶车

的那段经历。

那是 20世纪 80年代

初 ，大 通 开 始 实 行 农 业

生产责任制。机缘巧合

下 ，一 辈 子 都 没 有 正 经

赶过马车的父亲和我成

了 车 夫 。 那 时 ，父 亲 年

届 花 甲 ，我 则 刚 满 十

八 。 我 们 一 老 一 少 ，靠

着看别人赶车的那一星

半 点 感 性 经 验 ，开 始 了

摸着石头过河的赶车生

涯。

赶车对于我俩来说

无疑是一道充满了考验

的 深 坎 。 因 为 ，父 亲 在

生产队时最擅长的农活

是 犁 地 ，算 是 专 业 化 社

员 ，说 他 是 犁 地 行 家 倒

一点儿也不过分。而我

虽然不到 10 岁就赶着驴

车斗胆到邻村接送过姑

姑等至亲，但这些都只是兴致使然，

偶尔为之。况且，那时我驾驭的毛驴

是全生产队里最乖顺的。现在一下

子要成为车夫，这毕竟还是隔着一

层，我和父亲虽然兴奋而又新奇，但

也有些忐忑。

我和父亲先到小镇的土产门市

部买了一应工具，但每每想抬起辕

木，靠近骡马，总还是窘态十足：因为

我俩对于拉板系、搭腰带、鞧绳等驭

具都不曾得心应手，对于装车和应付

各种突发情况更是茫然。几次三番，

因为失误而使车轮陷进了泥潭，被我

们役使的牲口跟着吃了大亏，白受了

不少折腾。

特别是在秋天拉运麦捆的过程

中 ，我 们 遭 逢 的 难 堪 更 是 俯 拾 皆

是。因为我家那辆马车的车厢是由

驴车改造而成的，厢底垫轴木头墩

子放得比较低，但我们役使的几匹

骡子又都身量偏大，这使车厢一直

呈前高后低状态。平时拉土、拉粪，

倒 还 未 曾 出 现 过 明 显 的 不 平 衡 情

况。但是一旦拉运麦捆或者体量较

大的柴草，车子马上就会凸显辕轻

现象。再加上，我们俩装车的水平

一直很业余，这使整个车子一走起

路来就像一叶扁舟，始终不怎么沉

稳。赶着这样的马车，还要走山路，

尽管我们小心翼翼，车子还是多次

侧翻在路边，弄得骡子四蹄朝天，惊

慌不已，车上的捆子也散落一地，损

失了不少粮食。这样的情形，我和

父亲始终没有想到克服的办法，为

了脸面，反而总在人前遮掩。所以，

每到秋天，装运麦捆的那段时间，我

的心几乎都是揪做一团的。

如今想来，当时如果我们放下面

子主动向车把式请教一下，或者找一

个木工改造一下车厢，这些问题也就

会顺理成章地解决。可是，为了维护

一时的脸面，我们总是拖了又拖，一

直掩盖着，直至我砸了快要散架的车

厢时都没有对此进行过认真总结。

尽管这样，我还是磕磕绊绊地赶了 20

年马车。

那时，我是一名乡村中学语文教

师，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我总穿着

一套皱巴巴洗得发白的西

装，站在讲台上为孩子们讲

课。一旦到了周末或者寒

暑假，我就换一套干活的旧

衣服，从畜圈里牵出一家人

平时伺候着的骡子，套上车

具，那时我就是一个与一般

农人没有任何区别的车夫

了。

长年累月一铁锨一铁

锨积攒在门口的几十方农

家肥就得一车车、一趟趟送

往不在一处的每一片耕地

里。到了秋天，20多亩山地

里收获的庄稼还得一车车

运到麦场。这都是些固定

的功课，周而复始，雷打不

动。不时地，一年几次还得

走十公里之外的川地磨坊，

加工一家人的口粮或者牲

口的饲料。有时还会结伴

远去县城拉煤、拉化肥，更

是少不了的远足。农闲的

时节，我们还会在车厢里铺

上被单棉絮，拉着父母孩子

走亲访友。一句话，那时，

我们家庭的日常运转都不

曾少得了这一辆马车的支

撑与应付。

就 这 样 ，20 年 的 时 间

里 ，我 先 后 役 使 过 三 匹 骡

子、两匹马。它们毛色、个

头不同，脾气不一，我在接

触、驯服它们的同时，也在

一 直 训 练 自 己 ，时 间 一 久

便 学 会 了 与 它 们 相 处 相

适。尽管它们偶尔的不配

合以及不时的倔强和顽劣

一度让我很生气，也曾拿起鞭子打

过它们，但在心底，我们全家却无时

不刻地感激着它们。在精心饲养它

们的同时，我们始终不忘先辈们留

下的话：山民是吊在牲口脖子上吃

饭的人，伺候好它们是我们应有的

本分。

我们全家从不忽视牲口的喂养

工作，一直将此作为农耕生活的重

要功课。夏天，父亲一有时间就去

田野里割草，总把牲口的膘情作为

一家的脸面来对待，不敢有一刻的

疏忽。我总不忘时时操心它们笼头

好坏，打理它们的外表，当它们的蹄

铁磨损得差不多时，就及时找小镇

的铁匠，屈身弯腰端起它们的蹄板

换新掌。在铁匠一番叮叮当当的敲击

声里，我的额头上则常常挂满了大大

小小的汗珠。我知道，我此刻的紧张

与劳累不仅来自于弯腰抬着牲畜腿的

劳作本身，更为重要的是，还有一种心

理负担。这时，我始终在担心，我的学

生会不会出现在钉掌的现场，一边看

我，并为此投来鄙夷的目光？尽管他

们一个个也是农民的后代。

正因如此，那时走在马车旁边的

我始终感觉到一种不自在，不曾有过

甩着鞭子，唱着小曲，在“滴滴哒哒”

的蹄声中悠然远去的潇洒。如今想

来，我还真该为这段经历感到自豪。

不是吗？一墙内外，两种身份，当得

了老师，驭得了马车，书本现实，互为

参照，六艺之一，无师自通。这是“赶

着那马车来”的旋律绝对无法涵盖的

另一份人生体验啊。

□
马
有
福

赶
车
记

俄博梁
从冷湖出发，汽车沿 S305 省道往

茫崖方向行驶约 62 公里，就到了俄博

梁。

俄博梁以雅丹地貌闻名。整个柴

达木盆地，发育有雅丹的地区很多，但

尤以俄博梁最为有名，而俄博梁的雅

丹，又以面积阔大、形态多样著称。俄

博梁的雅丹地貌达数千平方公里，如

果 包 含 在 整 个 柴 达 木 雅 丹 地 貌 群 之

中，面积约有两万平方公里，算是世界

之最了；关于形态，俄博梁的雅丹实在

无 法 一 一 列 举 ，仅 常 见 的 ，就 有 蘑 菇

型、龟背型、槽垄型、烽燧型、立柱型、

兵阵型、拱背型、城堡型、平顶型、方山

型 、金 字 塔 型 …… 千 奇 百 怪 、形 态 各

异，不可尽数。雅丹地貌在世界上并

不 鲜 见 ，但

俄 博 梁 雅 丹

可 算 是 中 国

西 部 雅 丹 地

貌 的 明 信 片

了。

到 达 俄

博梁时，时间尚早，不急着赶路，我们

一行人就把车停在了路边，下车去看

雅 丹 。 路 边 的 一 些 雅 丹 ，地 势 雄 峻 ，

有 数 十 米 高 ，我 们 努 力 攀 援 而 上 ，站

在 顶 端 时 ，被 深 深 震 撼 到 了 ，极 目 远

眺 ，可 见 鬼 斧 神 工 的 雅 丹 波 澜 壮 阔 ，

犹 如 列 队 的 军 舰 ，航 行 在 海 上 ；又 如

集体跃出海面的鲸群，蔚为壮观。待

下 来 之 后 ，走 进 雅 丹 的 丛 林 里 ，就 可

以近距离欣赏它们的幻美了，有擎天

的 巨 柱 ，有 昂 首 的 雄 鸡 ，有 俯 卧 在 地

的 骆 驼 ，有 玲 珑 的 亭 台 楼 阁 ，生 出 了

千 般 姿 态 、万 种 风 情 。 在 网 上 ，看 到

很多摄影家在俄博梁拍的雅丹照片，

都 被 冠 以 诗 意 的 名 字 ，比 如“ 待 嫁 的

新 娘 ”“ 世 纪 之 吻 ”“ 神 舟 出 海 ”“ 晨 钟

修 禅 ”“ 吉 象 行 云 ”“ 母 子 情 深 ”等 等 ，

仅仅名字，就让人生出神往之情。站

在地势高处俯视，嶙峋孤绝的雅丹犹

如 怪 兽 ，让 人 不 禁 生 出 怯 意 ，在 某 个

夜 晚 ，它 们 会 不 会 对 月 长 啸 ，而 后 集

体在旷野上驰奔而去？

在 西 部 ，雅 丹 群 又 被 人 们 称 作

“魔鬼城”，由此名称可见其地貌的可

怖 。 据 说 ，夜 晚 的 时 候 ，雅 丹 群 内 会

发出鬼哭狼嚎的声音。究其原因，并

不 复 杂 ，只 是 因 为 雅 丹 形 状 各 异 、大

小 不 一 、疏 密 参 差 ，风 吹 过 时 会 产 生

振 动 ，而 振 动 频 率 的 不 同 ，就 生 成 了

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

就 呈 现 出 了 让 人 毛 骨 悚 然 的 恐 怖 之

声 。 我 们 匆 匆 转 了 一 会 ，还 要 赶 路 ，

不能深入到雅丹群内，就无法感受它

的恢弘之美，也无法在晚上感受那摄

人心魄的啸叫了。

冷湖石油基地遗址
如此惊心，那巨大的废墟！

数千间房子被拆去了屋顶、门窗。

空空荡荡的房子，如同一只只空

洞的眼睛，淤满泥沙和回忆……

正午时分，偌大的石油基地遗址

阒寂无人，只有热烈的阳光搬动着残

破的阴影。

风进进出出，仿佛 20 年前那些忙

碌的身影，匆匆，却无言。

在巨大的废墟间随意走动，从一

间 坍 塌 的 房 屋 进 到 另 一 间 坍 塌 的 房

屋，可以看到，滚烫的标语还在，似乎

还有着灼热的温度，只是在墙上褪去

了曾经鲜艳的色彩。我们这些闯入者

轻声朗读着，如果更加用情一点，是否

可以穿越时间，返回到那个火热的年

代？

比我们更用情的，是那些盘桓不

去的风，它们读了那么多年，还将继续

读下去。只是，除了我们这些过路者，

已经没有人再仔细倾听风的朗读了。

六万余人，想一下，当年该有多么

热闹啊。那些年轻的身影来自山东、

广东、陕西、湖南、四川……曾经鼎沸

的人声已经如花朵般凋落了，空余戈

壁中无边的翻涌的盐碱，凝固为永恒

的波涛。

阳光泛着冷冷的无声的光，照着

广 袤 的 戈 壁 荒 原 ，照 着 这 巨 大 的 废

墟。让人内心生出强烈的不真实感，

如同身处幻境。

大地无言，废墟间静静开放的花

朵 ，消 解 了 一 部 分 的 荒 凉 ，它 们 摇 曳

着，散发着它们的花香。在某个时刻，

这些花朵，将会替时间开口说话。

□陈劲松

柴达木行纪（节选）


